
開放文學  -- 社會奇情  -- 紅樓真夢
第五十八回  宴水榭蓮燈煩侍婢　監秋闈藤貼授佳兒

　　話說賈蕙應過大考，因賦中誤寫一個貼體字，未免擔心。　　那天得到賈蘭密函，說是「吾弟特擢首列，一等只此一卷。」喜

出望外，轉又懷疑，連忙吩咐套車，往海淀來尋賈蘭。到了那裡，小廝們迎著道喜，引至小書房內。此時賈蘭睡中覺剛起，見了賈

蕙，便笑道：「蕙兄弟，這回真便宜了你。」賈蕙忙問怎麼便宜，賈蘭方將此中緣由，詳細告訴與他。

　　原來此次試題，出的是《畫中游賦》，以詩中有畫、畫中有詩為韻。場中應考翰詹都不知此題出處，只從韻腳揣摩，按著王右

丞做去，全做錯了。賈蕙便宜的是世家子弟，平時聽賈蘭說過，御園中有一處坐落，在半山腰裡，樓閣玲瓏、風景如畫，題名叫做

「畫中游」，因此獨得題旨。那詩題「五音司日」，是出在《唐書歷志》，場中知道出處的也寥寥無幾，有些記得模糊的，又不敢

在詩中點出。賈蕙於史書最熟，點題那兩句便是：「記從漢史稽三德，重考唐書辨五音。」閱卷大臣見那卷題旨不差，寫作又十分

精美，本擬列在第一，只因有破體小疵，改列一等第四進呈。皇上親加披覽，通場合題的只此一本，又看那詩、賦，韻和藻密，足

冠全場，便拔置一等第一，其餘統列二三等。還有老翰林精力不及，列在四等，因此降官的。當下即降旨，將賈蕙升授翰林院侍讀

學士。賈蕙的房師張編修取列二等第二，也升了中允；梅翰林父子都在二等前頭，賞給文綺，並以應升之階升用。賈蘭將《京報》

上登載那道旨意取給賈蕙看了，又道：「你那謝恩折子，我已托南屋裡替辦了，就住在我這裡，明天早上一塊兒上去罷。」次日賈

蕙上去，皇上又特恩召見，獎勵了許多話。

　　卻說賈蓉這天因不是班期，正在城裡，聽見此信，忙至西府見賈政道喜。小廝們引至內書房，正值賈政和詹光下棋，賈政一角

被吃，手拿一個白子沉吟未下。賈蓉等他那一子下定了，方上前磕頭道賀。賈政皺著一把眉頭道：「這點年紀太得意了，將來怎麼

走運呢？」賈蓉含笑道：「老爺未免過慮，蘭兄弟不也是早達的？中年的運，又何嘗不好？」賈赦也在那裡和一幫門客看舊玉，聽

見這話，笑道：「二老爺的脾氣向來各別。有福不會享，專往牛犄角裡鑽，那還有完麼？」賈蓉又過來見賈赦，賈赦拿一塊玉給他

看道：「你看這個玉怎麼樣？我還沒買妥呢。」賈蓉接過看了一回，道：「這花紋、刀工都夠得上三代，只可惜是個生坑。」旁邊

一個新來的門客，叫做卞子和，說道：「生坑倒好，盤出來還許有出息。」說著，由腰間解下一塊漢玉佩遞給賈蓉道：「蓉大爺，

您瞧這一塊，來的時候也是生坑，我帶了不到一年，顏色也出來了。這光彩有多麼好！

　　「賈蓉接過細看，道：「這上頭還有硃砂沁呢。」忽見小廝瑞兒進來，回道：「錦鄉侯拜會二位老爺。」賈政吩咐請至客廳，

一面同賈赦換了衣冠，慢慢踱了出去。彼此見禮，送茶讓坐，先敘些寒暄套話。錦鄉侯又因賈蕙大考超升，向賈赦賈政道喜，賈赦

等只有謙遜。然後錦鄉侯提起來訪之意，乃因他的兄弟新放九江關道，兼管景德窯監督，素來於江西情形不熟，想起賈政曾任江西

糧道，賈蘭又在九江任內有年，紳民至今感戴，所以特地前來訪問，將紳士如何聯絡，窯務如何整頓，都向賈政詳細請教。賈政

道：「兄弟從前在糧道任上，只管各屬漕糧，於關務、窯務都不相涉，向來又不大考究。倒是小孫在九江幾年，這些事知道得多

點，或者可為壤流之助，改天叫他造府領教。」錦鄉侯道：「蘭大爺樞務太忙，千萬不可勞步，兄弟得便上園子去找他罷。」又說

了一回閒話，便興辭而去。第二天，李紈打發小廝們給賈蘭送東西去，賈政隨便寫了幾行手諭，將錦鄉侯的話也附帶說上，交給小

廝一並帶去。

　　此時正是盛暑天氣，賈蘭住的海淀宅子，只是個大四合帶後罩房，並無園林之勝。幸喜宅旁有兩三畝空地，梅氏令小廝們打掃

出來，蓋個茅亭，編個竹籬，也佈置成花畦竹徑，栽了許多草花。賈蘭退直餘閒，常同梅氏在亭子上坐坐。大門外是大有莊，有一

片荷花塘子，晚涼時也出去閒步，看看荷花，借此散悶。

　　那天錦鄉侯從清和園下來，順路到海淀來拜賈蘭。見那門口是一行槐樹，柵欄門外左右各有上馬石，頂馬家人下了馬，投進帖

去。好一會兒，方聽裡頭一聲「請」，家人服侍錦鄉侯下車，從柵欄門走進。看那住宅，雖不如榮寧兩府宏壯，卻也整齊潔淨。進

了二門，是一帶門房，回事小廝已舉著名帖等候，便引錦鄉侯進垂花門，至正面五間大廳上，說道：「請您坐一坐。」那廳上全掛

的御筆，楣子上是「誦芬暢績」四字匾額，還有皇太后御筆花卉及御筆福壽龍虎各直幅；正中紫檀條案上，擺著御賜白玉如意、霽

紅花瓶、白地翠龍果盤，那邊方桌上擺著御書《詩經》插屏。一件件都貼著黃紙簽條，寫的是「賜賈蘭」三字。花架上四盆建蘭，

每盆都有幾十箭的花，開得正盛，滿屋裡都是香的。

　　正在細細領略，只聽咳嗽一聲，賈蘭從屏後走出，讓錦鄉侯在靠窗炕上就坐。小廝們送上茶來，賈蘭親自遞了，然後對坐敘

談。賈蘭道：「家祖手諭，說起太世丈有所賜教。本要親自造府的，這兩天上頭有交議事件，一直沒空進城，倒叫太世丈勞步，實

在不安之至。」錦鄉侯道：「世台何必客氣？本該兄弟來就教的。只因舍弟奉簡九江，正是世台舊治，那裡紳民至今感念德政，若

有可以替舍弟介紹的，賞幾封信給他帶去，真是一言九鼎！再則窯務、關務的情形，世台久在那裡，必知其詳，還求見教。」賈蘭

道：「九江巨紳如徐侍講、俞侍御、李兵備都是至好，人也公正明白，可備芻蕘之彩，一半天就寫信送過去。至於關務、窯務，為

公是一說，為私又是一說，怎好妄參末議？」錦鄉侯道：「自然是替公家整頓才敢來請教。「賈蘭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我還可以說

說。向來關稅分別五十里內外：五十里內是稅務處管的，監督只虛有其名；若講整頓，只可先從五十里外著手。從前各卡，有包辦

的，有派辦的，比較起來，互有利弊，主要總在得人。若有靠得住的人，一律改成派辦，責成他們認真整頓，倒是一法。」錦鄉侯

道：「那窯務雖不在世台管轄之下，想必也有所聞。」賈蘭道：「近年窯務減色，由於經費不充、材料缺乏，那工手尚未失傳，趁

此整頓經營，還來得及。令弟既奉特簡，總要將經費籌定，部裡不要掣肘才好。」錦鄉侯道：「世台高見，真是扼要之論！如今政

府裡也全靠世台主持，從前諸公伴食模稜，誤事不淺。」賈蘭道：「我們北屋裡，向來是打頭的當家，還不如南屋裡他們，遇事有

個商量。我的脾氣太直，上頭就沒問到，只要見到了利害得失，也是要說的，打頭的吃味不吃味，我全不管。

　　虧得上頭明白，若不然，早已擠出去了，還能在北屋裡混麼？

　　「錦鄉侯道：「我們世祿之家，誼同休戚，原該這樣才是。好在世台在政府多年，聖眷又好，早晚就要當家，那時候更可展布

了。」賈蘭道：「我打定主意，乾一天，盡一天心力。只要國家穩住了，自己的利害禍福算得什麼呢？」

　　錦鄉侯道：「近來外邊頗有廢八股之說，到底上頭意思如何？」賈蘭道：「上頭並無成見，只幾位大臣暗中主張。那新成侯蓄

奸已久，想借此伸張勢力，也還有他的主意。可笑那些老成人，知識有限，偏要揣摩迎合，做人家的應聲蟲，其實不過一種做官的

手段罷了。那天上頭問到我，我說科舉中何嘗沒人才？要求治國平天下的人才，還得從這裡去找。就是歷朝用表、判、詩、賦、帖

經、墨義取士，無非教天下人才由此進身，比較起還是八股有用。會做八股的，究竟讀書明理的居多，若說八股不中用，把那些鑲

牙的、修腳的、當獸醫的都拉在翰林院裡，又中什麼用呢？」

　　錦鄉侯道：「世台此言真是快論，也是名論！我從前聽見寶玉令叔頗菲薄八股，說那八股何曾能替聖賢立言，不過胡亂拼湊、

騙個功名就完了。他是超凡入道的人，自然另有一番見解。平心說，八股取士，人人總得念四書五經，至少也要懂得倫常的大道

理。若改變了，必至毀裂經籍、蔑棄彞倫，其患甚於洪水猛獸！只可望老世台做個中流砥柱了。」賈蘭道：「我既在政局，豈能坐

視？我們同事汪尚書，比我還要堅決，若廢了八股，他便決計掛冠去了。看此情形，或入場不至改動。」又坐了一會，錦鄉侯見日

影偏西，急欲趕回城去，便匆忙走了。

　　這且不提。

　　卻說寶釵自從賈蕙奉使遠行，時時牽腸掛肚，此時見兒子平安回來，又升了官，心中自甚欣慰。只因蘭香月分已大，身子素

弱，時常有些小不舒服，不免因此操心，每天總要到新房裡看看。那天又是從蘭香處出來，行至榮禧堂迴廊上，正遇見探春，彼此



站住。探春道：「二嫂子，你往那裡去？我叫你好兩聲，你才聽見。」寶釵道：「蕙兒媳婦又不大舒服，我去看過他，正要家去

呢。三妹妹，你剛來麼？外甥怎沒帶了來？」

　　探春道：「我來了一會兒，剛從太太那裡下來，正要找你去呢。這回來，想清清淨淨的住兩天。孩子們也大些了，留在家裡，

叫侍書看著呢。」於是二人一路入園，探春也同寶釵至怡紅院。走至院中，看那海棠經過伏雨，開了兩三枝的花，只比春時較瘦。

探春笑道：「你這裡海棠又開了，幸而咱們家正在興旺，若不然，又要說是花妖呢。」寶釵道：「這是春氣未盡、偶然發洩，那有

那許多說的？」二人在花下看了一回，方進屋去。探春見屋內收拾得比先整潔，說道：「蕙哥兒另外住開，這裡清靜多了。」寶釵

道：「也不盡然，蕙兒考差的那幾天，把白折子都拿到這裡寫的。」探春道：「現下山、陝、兩湖都放過了，怎麼還沒信呢？到底

取上了沒有？」寶釵道：「向來考差是不發榜的，據蘭兒說還取在前頭，每次進單子，總沒有放。他這回大考搶了人家一個大面

子，再要得了大省的差，那些老前輩眼更紅了，索性不放倒好，咱們家還指著那點差囊麼？」

　　探春道：「我這兩天不回去，後兒中元，咱們約姐妹們來賞月，好不好？」寶釵道：「往年都是中秋賞月，你們家裡有事來不

了，連我和大嫂子也忙不開。今年改個樣，借中元做中秋，倒很好，大家都有空，還可以弄些河燈玩玩。」探春道：「那更有趣

了！外頭買了蓮花燈太粗糙，都是紙做的。咱們若想著玩，各人拿些綾子、緞子或是通草，另做些細巧的，看誰做的好。就是西瓜

燈、蒿子燈，也各人想個巧樣兒，做出來大家評評。」寶釵道：「做起來也不難，就是日子太迫促，要做今兒就得趕。我打發人去

通知琴妹妹、邢妹妹和李家姐妹，你去知會大嫂子、四妹妹、雲妹妹，從今天就得動手。各人還要做個暗號，好有個比較。」探春

笑道：「一來了就忙這些不相乾的事，丫頭們都要笑話呢。」寶釵道：「那怕什麼？他們也是喜歡玩的，巴不能夠天天這麼著，誰

還笑話你？」探春道：

　　「今兒也不早了，我就到稻香村、櫳翠庵去知會他們，還要吩咐我帶來的幾個人趕著去做，你也就趕快辦罷。」說著，便帶同

翠墨去了。

　　這裡寶釵連忙寫了幾封小啟，打發小廝、婆子們分頭送給寶琴、岫煙和紋綺諸人；一面吩咐鶯兒、秋紋、碧痕和小丫頭們登時

趕起。有的裁綾緞、剪通草，有的做花瓣、花鬚，有的分染顏色，又叫小廝們做了許多木板托子，還買了三白、碧綠、虎紋各種西

瓜，掏了瓤、修了白皮，雕成各色花樣，又制了各色琉璃小燈，綴於蒿棵之上。這些丫頭們趕得手忙腳亂，口中還不斷的說笑。這

個說你把我的花瓣弄臢了。那個說你這瓣兒太圓了，倒像個大喇叭花，還得提另收拾。又一個說，剩的綾子呢？我這裡還短著一

瓣，得趕緊配上。那些挖西瓜燈的更便宜，先把瓜瓤吃了，方將殼制燈。有的說，你吃了這些西瓜，也不怕拉稀？有的說，你挖的

坑坑窪窪，像狗啃的一樣，怎麼做燈哪？又有的說，你該死！把蕙哥兒的挖補刀都偷來使了，哥兒若知道，又是婁子。

　　直到十五午後，怡紅院、稻香村、櫳翠庵、秋爽齋四處，所做各燈俱已齊備，都搬至凹晶館卷棚底下。第一種是蓮花燈，第二

種是碧玉燈，第三種是星星燈。李紈、探春、寶釵先到凹晶館，看著丫頭們將碧玉燈掛在橫楣上，星星燈豎在欄外，那些蓮花燈都

插了五色細蠟，預備晚間施放，又掂對擺席及散坐各處。湘雲惜春隨後來了，也幫同佈置，及至料理就緒，漸近黃昏。邢岫煙、薛

寶琴跟著薛姨媽，李紋、李綺同著李嬸娘已先後來到，大家連忙讓坐。剛說了一回閒話，王夫人又同邢夫人、尤氏一路入園。原來

有些沒請的，聞知有新鮮河燈，也都趕來看看熱鬧。

　　此時圓月已上，照著園中各處似遍地水銀，只有些深黑的花陰樹影。王夫人等到了卷棚底下，只見那一帶倒掛楣子，都懸著一

個個的西瓜燈，淺黃、深碧、淡白、濃青，顏色不一。

　　燈光內映，分外透明：也有雕刻山水的，也有雕刻花卉草蟲的，也有雕刻樓台人物的，都像是名人畫幅。那星星燈全是琉璃製

成，只方圓大小不等。裝就了許多燈樹，重重環繞，真個密若繁星。大家繞欄玩賞，贊美不置。尤氏笑向寶釵道：「寶妹妹，今兒

可得罰你！做了這些好玩的燈，我們俗人就不配看看？若不是我老皮老臉的趕了來，你還瞞著我呢。」李嬸娘道：「管他請不請

呢，有得玩，有得吃，咱們就硬攤上一份！我這主意，比你們都老到。」寶釵道：「前兒三妹妹才說起，我們弄著玩的。小丫頭們

又粗笨，日子又趕碌，那裡弄得好？若指著這個請客，還不叫人笑掉了門牙麼？」尤氏笑道：「寶妹妹真會說，饒著不請客，你還

占著理呢。反正我們今天是吃定了，你說出大天來也是白饒！」探春道：「珍大嫂子，他不請你，倒是個便宜。你吃了，只管擦擦

嘴就走，也不用謝，也不用還席，這還不合算麼？」說得眾人都笑了。

　　那邊，邢夫人、王夫人、薛姨媽等尚在看燈，李紈、惜春、寶琴、岫煙等陪著說話。邢夫人道：「從來沒聽說中元看燈的，這

倒新鮮。」邢岫煙道：「古時候，上元、中元、下元都一樣的放燈，不知什麼時候改的，只單剩了上元，這也算是復古了。

　　王夫人道：「我聽說你們做的燈，各人都有記號，怎麼瞧不出來？」李紈道：「那些西瓜燈上都刻著小圖章，星星燈刻不上

去，只每顆有個小絹條，寫著各人暗記，此刻連我們自己也分不清了。」薛姨媽道：「姑娘們手兒真巧，那西瓜燈上刻的畫片有多

們工細！我最愛那幅踏雪尋梅，連人帶驢子都有神氣，那是誰做的？」惜春道：「那是入畫從趙千里畫兒上描下來的，還有個六七

成罷了。」薛寶琴道：「四妹妹的丫頭，當然會畫。正合那句話『強將手下無弱兵』了。」

　　正在說笑，鶯兒回道：「席擺齊了」，寶釵和李紈探春便請大家入席。李嬸娘謙讓半天，方坐了上席，其次是薛姨媽，然後邢

王二夫人和眾姐妹們也都坐下。那菜單是寶釵和探春商量點定，只取溫涼適口、芳脆醒脾，不要那些肥濃脂膩，老一輩的人更吃著

合適。酒至半席，寶釵探春便叫丫頭們將蓮花燈一朵一朵的點上，也有深紅的，也有淺紅的，也有娃娃色的，還有淺綠的、玫瑰紫

的、白地紅邊的、紅中帶碧的。那花瓣或綾、或緞，映燭有光，有些通草做的，照起來更和真花一樣。

　　慢慢的都放在水裡，隨著水風飄去，晃晃悠悠的搖閃不定，一會兒工夫水面上都飄滿了。寶琴道：「這真有趣！你看水裡頭的

影子，還有好些蓮花呢。」李紈道：「應當再做些大蓮葉燈，攙著放下去。鮮明的花，配著碧綠的葉，那才好看。」探春道：「這

倒沒想到！若是你昨兒晚上說起，還趕得及，今兒可惜晚了。」李綺道：「這就很好了。玩的事，何必那麼求全？」湘雲道：「我

們前兒晚上才動手，到底太匆促，沒得想到。若添了荷葉，再做些水鳥、蜻蜓，豈不更有趣呢？」王夫人道：「通共兩天工夫，這

就很虧你們了。」此時眾人都離了席，靠著欄杆上看燈說笑。探春道：「太太用點飯罷，還有冬瓜燉鴨子，就著飯倒還爽口。」王

夫人道：「我倒夠了，大太太不吃點麼？」邢夫人道：「我向來吃得少的，今兒已經吃多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媽媽和親家太太、珍大

嫂子隨便用點，若不用飯，用點蓮子粥罷。」又讓寶琴、岫煙、湘雲、李紋、李綺等各人找補點，這才撤席散坐。

　　少時燈影漸收，月光更滿，又賞了一回月亮。忽然一陣風起，月光蕩漾閃成多少道銀線。還有一小半的蓮花燈，隨風吹動，東

飄西蕩、閃晃生光，有幾盞直飄到蜂腰橋畔，還在那裡一閃一閃的。李嬸娘、薛姨媽都覺著身上驟涼，有些掌不住。

　　李紈請李嬸娘至稻香村歇息，紋綺姐妹跟隨同去。薛姨媽又勉強坐了一會，就帶著邢岫煙、寶琴告辭回去。邢王二夫人和眾人

送了薛姨媽，也就散了，只寶釵、探春、湘雲倚欄看月，尚在閒談。一時秋紋走來，回寶釵道：「剛才掌珠來說，小蕙二奶奶肚子

疼得緊，想必是發動了，請奶奶就去罷。」寶釵連忙別了探春湘雲，趕到新房去。看見蘭香歪在炕上，顰蹙兩眉，痛呻不已，忙即

打發人去接姥姥，一面趕著預備應用之物。王夫人聽見了，也趕來看視，只勸蘭香耐心忍痛，瓜熟蒂落，自然順當。等到姥姥來

了，蘭香腹痛漸平，原來還是試痛。從這日起，寶釵於料理家務之外，又忙著裁制衣襁，預備催生藥餌。薛姨媽、邢岫煙也逐日來

看。直至七月二十九夜裡，方才真個發動。幸喜接生順利，產下一個哥兒。那年七月小，算合著八月初一丑時，忙遣人至薛家報

喜。賈政替哥兒取名賈楨，又替他算了八字，也是飛天祿馬的貴格。洗三那天，薛姨媽、邢岫煙、薛寶琴、探春都來了，尤氏、胡

氏從東府過來，梅氏也由海淀趕回，小小熱鬧了一日。

　　賈蕙初次得男，自是欣喜。此次考差，自五月初簡放雲貴，以至八月朔簡換各省學政，都不曾放到。他一向功名順遂，小有挫

折並不在意，在旁人便有種種猜疑。不料初六那天，簡放順天鄉試主考、同考，正主考放了禮部吳尚書，副主考又放了賈蘭，還有

兩位是張侍郎、李閣學。那十八個同考官中，第一名便是賈蕙。原來，賈蕙考差仍在前列，皇上因他冊使勤勞，只給了一個京闈同



考，還有體恤的意思。賈蘭同秉文衡，此事與服官堂屬不同，照例毋庸迴避，當時聽宣下來，弟兄二人即日入闈。那吳尚書本有世

交，且是賈蘭的座師，又做過賈蕙的堂官。張、李二公，也都是賈蕙朝考殿試的師門，文字淵源，到場中更見親熱。頭一場四書

文、試帖詩題，都是欽命的，首題「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」，次題「鬼神之為德，其至矣乎」，三題「能言距楊墨者，聖人之

徒也」；詩題「重與細論文」，得文字五言八韻。二場五經文題，是各主考分出的。三場策題，吳尚書叫賈蕙代擬了史學、邊防兩

道。

　　初入闈那幾天，卷子未到，各同考甚為清閒，各人都帶些鬥方扇面，求各同事用藍筆書畫，留著做個掌故。賈蕙白天裡應酬這

些筆墨，晚上常至賈蘭房內閒談。那一班房考，敘起來都有年誼世交，有時此來彼往，談文論古，倒也並不寂寞。到了十二三，頭

場卷子彌封謄錄了，由監試分送各房，便須校閱去取，沒有工夫閒談了。賈蕙向來事事認真，每卷都從頭至尾仔細看過，加了藍筆

圈點。遇著佳卷，立時加批薦了上去，就是不取的，也要斟酌至再，將他疵繆處批了出來，從沒有「尚欠出色、再求警策」那種空

泛評語。

　　有一天看卷子直至夜深，案上燭光燦燦，照來照去都是青格朱字的卷子，把眼睛都看花了。忽然得了一本佳卷，覺著精神一

醒，當即細加圈點，又加上長批，從頭默念了一遍，揣定是個飽學宿儒，便命小廝們提了燈，親自上堂，送至賈蘭處。

　　賈蘭也正在燈下閱卷，看了這本，也深賞他義理宏深、語有根柢。又看到那後兩股，出股用的兩句成語，是出在《左傳》，對

股兩句稍生，似乎用的《史記》成語，卻記不甚真。

　　正在沉吟之際，只見一個人戴著紫金冠，穿著石青起花長褂，鼻如懸膽、眉如畫墨，項下金螭纓絡係著一塊寶色晶瑩的美玉，

賈蘭認得是寶二叔，不覺發了一愣。賈蕙一回頭也瞧見了，想起寶釵轉述之言，又瞧著那塊玉，恍然有悟。兄弟二人同時「噯喲」

了一聲，一個叫「二叔」、一個叫「爺」，一同拜了下去。及至起來，全不見那人蹤影，只案上留下一張砑黃藤箋，上有字跡，寫

的是：

　　紫宮奉敕，來監文衡。父子叔姪，共事異程。

　　勉旃忠孝，國棟家楨。重逢有日，涵萬崢嶸。

　　賈蕙念了，不覺淚流滿面，賈蘭也覺慘然，道：「蕙兄弟，你不要傷心，歷來文場都有神道監察，這回剛好輪到二叔，我們倆

又都在闈裡才得見此一面，也是很難得的機遇了。」賈蕙道：「上回我母親從太虛幻境回來，就說今年闈中可望父子相遇。偏偏試

差都沒放著，我因此不免失望，想不到倒驗在此處了。」賈蘭道：「二叔這帖子還說『重逢有日』，想來見面的機會還有呢。」賈

蕙道：「那末一句『涵萬崢嶸』，不知說的什麼？」賈蘭道：「『涵萬』二字，或是地名，或是人名，俱未可定，這就無從揣測

了。」又道：「我和二叔那年分手是在場裡，如今又在闈中相見，一晃就是多少年。二叔還是那個樣兒，我可蒼老得多了。人生勞

碌一世，功名富貴到頭也是空的，誰能有二叔那樣造化呢？」言罷嗟歎不置。

　　又歇了一會，然後重看那本卷子，做得辭義俱高，實在可取。賈蘭便寫了條子，去調《史記》來對。弟兄二人將卷子擱下，隨

意說些閒話。賈蕙道：「人家都說這裡內場有鬼，是真的麼？」賈蘭道：「這些怪話多著呢，有人說闈裡有個大頭鬼，一出現就要

出大亂子。那年出來過一回，果然鬧出場弊，把主考房官都送在菜市口了。還有人說第三房不利，也有上吊的，也有抹脖子的，所

以分房的都搶著來占屋子。你幸而來得早，今年不知輪著誰了。」賈蕙道：「這些話倒是不知道的好，知道了總不免有點嘀咕。」

一時聽差們將《史記》調到，賈蘭仿佛記得那兩句是出在本紀上，檢出來對證了，果然不錯。因他用的是後代的書，還有躊躇，賈

蕙揣知其意，說道：「這一卷姑且存著，看二三場做的如何再定去取罷。」賈蘭也以為然。此時夜色已深，賈蕙要回本房去，又有

些膽怯，向賈蘭道：

　　「蘭大哥，夜深了，這一路黑漆漆的，你打發人送我回去罷。「賈蘭笑道：「你敢則怕鬼！」正要叫小廝們掌燈送去，忽聽得

外頭一片喊叫之聲，蘭蕙二人都嚇了一跳，賈蘭忙命小廝出去看是何事。不知如何回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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